
屿夫

诗 绪 纷 飞

在时间里宁静地吐纳
（外一首）

放下吧，莫论岁月流逝的悲喜
在时间里宁静地吐纳
坐卧温暖的风气中，知一叶的趣味
看云淡，赏新蕾，观虫吟
飘逸的心思编织天地的锦绣

到渔码头，挑半篮鲜活鱼虾
逛市场，买只晚餐席上的农家鸡

那样的一朵花，一棵草
一粒沙，一滴水，一块礁石
一对蜂与蝶的翩跹
一行扛鼎的蚂蚁，都叫我生出欢喜
再见了，曾经的所有
去拥抱呵，明日的必然性

龙年来了

往这个小小的树林边
穿过潮流，等待鸟儿的亲近
溪水的响声安静

草丛的隐士，偶尔鸣叫
蝴蝶立上梢头
虫子，爬枝叶凝神

云恍如龙腾，天色蓝得惊喜
童谣，从心里哼唱出来
感悟她笔底的诗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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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团年饭
原心

作 文

一个特别的春节
马艺甜

今年过年和往年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我太爷爷来了，也就
是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为我们这个龙年春节增加更幸福的味
道！因为太爷爷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二胡，在哪里休息的时
候，就拉出一曲欢快的《步步高》，让人总能感受到祥和欢快的过
年气氛！

今年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一家到了祖国的最南边三亚
过年，三亚的天气比西安温暖，但是即使是南方城市还是躲不过
冬天的常态。寒风依旧只是收敛了很多，但要是说对我最乐意
与你分享的就是过年那一天，我们一家没有看春晚，而是和大家
一起放烟花礼炮。一直到凌晨一点，我都丝毫没有困意，一直充
满精神地跑在了最前面。

还有另一个不一样，那就是过年期间，我爸爸的朋友来了很
多！一起聚餐、一起品酒论道，还有很多叔叔很有才艺，大家放
声唱歌，特别是蒋伯伯的一曲《涛声依旧》把聚会引向快乐的高
潮，引来掌声阵阵。随后有的唱《成都》，有的举杯祝福，呐喊吆
喝，有的干脆吹起了萨克斯，有的阿姨在旁边弹起了古筝，气氛
好热闹啊！几位阿姨一起推杯换盏，喜悦的心情洋溢在脸上
……所以我和弟弟得的红包也很多。开心数钱，更让我开心的
是能在开学买我自己喜欢的书籍！

三亚的楼很奇特，有一个像菠萝一样的商业大楼。让我想
入非非的是大楼里面应该是硕果累累，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新
鲜水果，正当我对这设计叹为观止时，我弟弟说了一句话：海绵
宝宝和派大星呢？全家闻言都笑出声了………

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今年大家都喜欢用龙行龘龘送祝福，
喜欢特别的叠字，也许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彰显了中国文字的博
大精深。还有一种调味剂就是我太爷爷的二胡独奏，祝福语用
音乐伴奏，听出来更是一种国学文化，让人悟出生活的快乐就在
于创新和发现！特别是远望青山，让我无限憧憬，感受到龙行龘
龘的喜悦无处不在！

（作者系西安市外国语学校六年级2班学生）

生 活 随 笔

小时候，我总是盼着过年，盼着大年初一去外婆
家吃团年饭，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惦记着。早早地自
己起床了，穿上新衣服，自己洗脸刷牙，还要吃八个
又大又圆的元宝。因为妈妈说初一早上乖乖的，那
这一年就会都很乖，这一天的汤圆叫元宝，所以一定
要吃，还要吃个吉利数，比如四个、六个、八个，或者
十二个，吃个月月发。这些都乖乖地完成后，我们一
家人就赶紧去外婆家，这可是盼了一年最开心的时
刻。

“红大姐，快点！快点！就差你了！”到了外婆
家，表弟表妹们都已经在院子里等着急了，我快步跑
过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走！”随着我一声令下，大
大小小十多个表姊妹一路小跑开始了我们的拜年仪
式。

“外公（公公）外婆（婆婆）新年好！身体健康！
笑口常开！”每个孩子都毕恭毕敬地给老人磕头拜
年，然后外公会每人发五块钱的压岁钱。

给老辈子们一一拜完年，饭已经蒸上大气了，夹
沙肉、烧白、酥肉、芝麻丸子……飘出来的香味把肚
里的馋虫都引出来了。孩子们把厚厚的一沓红包交
给妈妈暂存，欢欢喜喜地围着桌子，坐的坐，跪的跪，
趴的趴，一起分沙胡豆、炒花生、红苕干……一堆一
堆的要分均匀，还会数一数颗数，比一比大小。虽然
打打闹闹，争争抢抢，但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以
至于现在想起来，还会掰扯道：“你那时候总是比我
多几颗！”“你那时候吃得最快，吃完了老是抢我的！”
姊妹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还是吵吵闹闹，眼睛里依然
笑得那么快乐。

后来，外婆过世了。正月初一那天，我们一如既
往地早早回到老家，先是去后面的山坡上给外婆上
坟，再回院子给外公磕头拜年，然后一一给舅舅孃孃
们磕头拜年，外公还是每个孩子给五元钱的压岁钱。

大人们又忙着杀鸡杀鱼，摘菜烧火，准备团年
饭。我们围着桌子坐着，但不再为一颗花生胡豆争
抢了，也不炫耀自己的新袄了。那时，我刚参加工
作，弟弟妹妹们有的上大学了，有的在读高中，最小
的表弟是外婆过世前几天出生的，只有他没有见过
外婆。因为坐月子，小姨也没能见外婆最后一面，每
年团年时她都会唠叨着这事儿，每每这时眼里藏满
泪水。

吃团年饭前，外公独自祭祖，这时我们不能随便
走动，也不能大声说话，只静静地看着外公倒酒、上
香……外公完成了祭祖仪式后，一大家子老老少少

坐了四桌，小孩们坐一桌，我们叫做娃儿席，大人们
是喝酒的坐一桌，不喝酒的坐一桌，留一桌给灶房里
炒菜上菜的。喝酒的划拳猜子，相互敬酒，说着祝福
的话吉祥的话；不喝酒的多数都是女人，一边吃着
菜，一边说着体己话，关心家人的身体；娃儿席是最
无拘无束的，敞开肚子只管吃。桌上总少不了二舅
最拿手的芝麻丸子和酥肉，还有我最爱吃的夹沙肉。

外公八十多岁时，老家拆迁了，四表弟特别地念
旧，时常会带着外公回去看看，外公就会一边走一边
给他讲着以前的事。外婆是童养媳，六岁就到家里
来了，吃了不少的苦；解放前，外公靠抬滑竿、卖黄油
养家；外婆人老实又勤快，祖祖很喜欢她，总会偷偷
地塞一两块冰糖给她；大孃、二孃（我的妈妈）最苦，
每天晚上照顾弟弟妹妹们睡了，还要熬夜纳鞋底，换
钱补贴家用……外公说了很多很多，四表弟在家庭
群里转发了很多很多，我爬楼一一地看完了，想起柜
子里还有一件棉袄，是幺孃孃穿了给表姐，表姐穿了
又给我，衣领处的补丁补了一次又一次。

那年正月初一，我们第一次在外面饭店吃的团
年饭，坐了整整四桌，年迈的外公掏出存了厚厚的一
沓钱结账。外公活了101岁，他老人家安详地离开
了我们。

此时，手机铃声由弱渐强地响起，把我拉回到现
实。“红大姐，到哪点了哦，我们都到齐了哦！”我快到
饭店门口时，大表弟打电话来催了。

饭店不是很大，今年的团年饭，我们坐了整整的
四桌，还是孩子们坐一桌，他们显得有些生疏，有些
拘谨，有的三个两个一起玩自拍，有的自己玩手机游
戏，有的挑着自己喜欢的菜吃；我们还是喝酒的坐一
桌，不喝酒的坐一桌。大表弟居然点了夹沙肉、酥
肉、芝麻丸子、烧白，只是味道跟二舅做的有些不一
样了。

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在家庭群里轮流发红包，抢
着压岁钱，舅舅孃孃们也在群里发红包，大舅、二舅
不会操作，孙辈们就教他们怎么发。

“哇！我抢到8.68！”
“我抢到9.8！”
……
一阵阵惊呼声，像小时候收到压岁钱一样开心。
街道上的红灯笼、彩灯映在玻璃门上，折射出绚

丽多彩的光，照着锅里的腾腾热气，照着我们绽放的
脸庞，照着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会员）

乡 村 故 事

《深山松涛》和养蜂达人
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深山松涛》于2018年

出版发行，这部小说中养蜂达人罗文化的创作原型，
就是我的家乡石柱方斗山的贫困户张仁华。我曾经
在这里驻村扶贫，他家早已经脱贫。此后，我们成了
好朋友，常联系和走动，我仍然在帮助他家推销蜂
蜜，连续九年不间断。

2016年3月28日，我被县委抽调，开始驻村扶
贫。四年多的脱贫攻坚战，是我走过的一段艰辛而
光荣的路，我有了一段滚烫的人生经历，也有了刻骨
铭心的生活体验。

张仁华家居住于1200米的方斗山上，这里耕地
稀少，几乎没啥收入，住房是土坯房。我因地制宜的
为贫困户张仁华制定养蜂脱贫计划，并为他申请项
目，建起了贫困村第一家中蜂养殖家庭农场。为推
销蜂产品，我又牵头组织了全县首次“赶场扶贫”活
动，策划了“第一届方斗山采蜜节”，促销蜂蜜等农产
品。通过养殖中蜂，张仁华家不仅还清了搬迁后的
建房借款，完善了基础设施，从住了几代人的老旧土
坯房，搬入了砖房新居。他获得政府表彰的2016年
度“脱贫致富奋进奖”，成为贫困户学习的榜样。张
仁华创业热情高涨，免费当起了村里的中蜂养殖技

术员，带出一批徒弟。其中有一位贫困户冉启荣，也
靠养殖中蜂获得奋进奖。

短短的两年时间，张仁华由一个贫困户变成创
业致富能手，又从致富能手变为了帮扶人，带动着几
十个村民养蜂创收。

自2016年始，八年来，我们为这个村销售蜂产
品超过百万元，仅张仁华家累计销售额达60余万
元。我和昔日的检察院驻村队员吴晓慧、秦领等，
与张仁华家成了“亲戚”，也成了大山村民家的常
客。

我一边参与扶贫，一边坚持写驻村日记，留下十
余本记录，为创作扶贫小说积累了素材。2017年
底，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深山松涛》，在《检察
日报》上连载了三个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扶贫期间，日子清苦而难熬，但我和其他扶贫队
员一样，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一直蹲点在扶贫一
线，投入这没有硝烟的战场，接受洗礼，经受磨练，有
苦有乐。张仁华家的脱贫故事，已经在《深山松涛》
中定格，可我和张仁华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以后的作
品还会继续关注乡村振兴的事业。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罗涌


